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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唯一真正全球性的強國在迅速地相對衰落。不久前，它贏得了一場殖民主義戰爭，但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。新的強國正在崛起。一場軍備競賽已經拉開，在不發達地區的市場和資源競爭也已開始。然而，人們仍然堅信，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將會長盛不衰，這二者哺育了繁榮，在許多人看來，也促進了和平。
這是20世紀「頭十年」(noughties)末許多人對世界形勢的看法。然而，災難就在前方：一場世界大戰；共產主義革命；大蕭條；法西斯主義；然後是又一場世界大戰。事實證明，建立在強國爭霸、帝國主義與自由市場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，無法提供和平與繁榮這種公共品。經過災難、冷戰以及美國取代英國成為霸權國家，才重新實現了穩定。這進而推動了非殖民地化、空前的經濟擴張以及共產主義的失敗，並開闢了另一輪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一體化時期。
「歷史不會重演，但總會驚人地相似，」據說馬克•吐溫(Mark Twain)曾如是說。如今，21世紀頭十年與一個世紀前一樣，給人一種「政權末日」感。當時正在崛起的是美國、德國、俄羅斯和日本；如今則是中國和印度。當時爆發了布林戰爭；如今是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。當時德國和英國展開軍備競賽；如今中國在擴張軍備。當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破壞了自由貿易；如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使我們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。當時美國是孤立主義者；如今中國及其它新興大國要求不受束縛的主權。
21世紀頭十年以歷史性轉變為特點。
首先，我們至少正目睹美國虛幻的「單極時刻」終結和西方霸權（尤其是英美霸權）沒落的前兆。在19世紀，英國是唯一觸角遍及全球的強國。20世紀下半葉，美國扮演了同樣的角色。這兩個時代的轉換是一場災難。如今，我們面臨一場可能更艱難的權力更迭。
其次，西方（尤其是美國）的權威嚴重受損。對任意干涉權的主張，摧毀了世界對美國的信任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後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的混亂局面，摧毀了西方「有能力」的聲譽。世界其他地區過去傾向於認為，西方不論存在什麼過錯，它們總是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尤其是在運行市場經濟方面。但隨後，老師沒有通過考試。
第三，全球化也陷入了困境。私人部門槓桿、金融業資產負債表，以及美國和其他高收入國家金融業的名義收益等歷經30年的迅速增長，最終以災難收場。大規模全球經常專案「失衡」的形成，證明極其不利於穩定。匯率摩擦更威脅著自由貿易的繼續存在。
第四，提供基本的全球公共品，如今要求現有強國與新興國家合作。這從以下幾方面就可看出：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無法完成；在金融危機期間，由主要國家組成的20國集團(G20)影響力上升，而由高收入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(G7)影響力相應下降；中國作為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，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中佔據中心地位。
然而，相當正確的是，世界也要求提供比一個世紀前多得多的公共品。那時，人們所冀望的不過是些許的和平、貨幣的穩定和開放的市場。而如今，世界要求領導人不僅要維持和平與繁榮，還要促進發展和環境可持續性。要實現這些，要求全球大約200個能力各異的國家進行合作。與此同時，許多非政府主體（有好有壞，以壞的居多）造成了相互衝突的壓力。有時候，它們會徹底顛覆政府。
好消息是，世界沒有犯下與上世紀頭十年後同樣重大的錯誤：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核武器，強國之間的直接衝突得以避免；截止目前，自由的世界經濟依然健在；上世紀30年代的教訓應用於21世紀頭十年內發生的金融危機，至少取得了短期成功；氣候變化談判未到末路；許多發展中國家（儘管遠非全部）實現了經濟進步。雖然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民主運動有所放緩，但極其邪惡的極權主義政權目前為數很少，至少按20世紀的最壞標準來看是這樣。
那麼，在下個十年，我們應向何處去？儘管困難重重，但美國並非1910年時的英國。美國經濟仍是全球最具生產性和創新性的，其軍事實力仍無可匹敵。西方整體上依然強大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，其產出約占全球的40%。但是，其他國家和力量正在崛起，而前方的挑戰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複雜，也更具全球性。
「我們必須團結一致，否則就會被各個擊破。」所有國家（尤其是現有的及新興的強國）都必須承認這一事實。此話是當年本傑明•佛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在美國《獨立宣言》上簽字時所說的。歷史很少受到合作、遠見和自我克制等良好精神的主導。我至少要稱讚巴拉克•奧巴馬(Barack Obama)試圖發揮正確的領導作用。但是，美國國內外會有足夠多的人效仿他嗎？哎，我相當懷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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